 “双重怪圈”蹂躏下的我国动画产业
苏  锋

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动画产业高度重视，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使我国动画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3—2003年，我国国产动画片的生产数量达到46000分钟，平均每年动画片的产量不到4200分钟；2004年国产动画片的产量达到21800分钟；2005年国产动画片实际生产数量为42700分钟；2006年第一季度，国产动画片的产量就达到20000分钟，国产动画片产量正在大幅度增长。然而，表面的繁华难掩其背后的尴尬。其中，进口动画片冲击下的“双重怪圈”，即经济怪圈和文化怪圈，对中国动画产业杀伤力最大、产生的后果最为严重。
一、进口动画片冲击下的“经济怪圈”
（一）动画片的“可复制性”

动画片作为文化产品的一种，在生产与消费方面有着“可复制性”的特点。生产方面，初版的生产费用很高，但复制费用极低，几乎为零。部分学者将这种特点做了形象的比喻，初版的生产费用为研究和开发（R&D），复制费用为变动成本。虽然R&D费用非常高，但变动成本极低。消费方面，文化产品的使用率和受众人数没有限制，可以循环往复使用。无论受众群体的多与少，生产成本也不会随之发生变化。动画片的“可复制性”决定了一部动画片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几乎不必增加新的制作成本，就可以扩大受众（观众）的规模，而且并不影响观众的消费（收看）。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动画片以其自身的艺术魅力，跨越了国家和文化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当美、日等国的动画片在本国已经发行并收回初期制作成本后，其出口价格就有了极大的回旋余地。为了达到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目的，国外动画片生产商以廉价甚至免费赠送的手段进入中国市场，例如日本电视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就是由日本卡西欧公司于1979年底免费赠送给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这对于中国的各级电视台产生了极大的经济诱惑。
（二）“经济怪圈”的表象

在进口动画片的冲击下，我国电视台的播出费极低，相对于动画片的制作成本，几乎达到微不足道的地步。我国平均每分钟动画制作成本大约是10000元人民币，而电视台播出费最多只有制作成本的1/10。据初步统计，播出费最高的中央电视台1分钟仅支付700—1000元人民币，2005年达到1200元，其次是上海电视台，大约每分钟300元，在其他省级电视台中，播出费最高的是浙江台——约每分钟40元。在全国所有电视台中，真正有能力购买动画片的只有三、四十家，其他电视台只能附赠随片广告时间，免费提供给动画片制作商使用。不难看出，动画片的生产成本与播出费严重不匹配，导致动画片制作商仅靠电视播出费一项，根本无法收回成本。
由于播出阶段无法回收成本，我国的动画企业只好将目光转向第二阶段的动画衍生产品以谋求利润。目前，国内只有三辰卡通集团在第二阶段运作比较成功，其动画片《蓝猫淘气3000问》先后在全国1020家电视台播出，衍生产品已达到6600多个品种，2002年的销售额达到4亿元。动画产业本身就投入高、回收周期长，而这种衍生产品才可能盈利的状况无疑又提高了产业进入的门槛，对于中国动画产业的众多中小规模的制作公司来说，这无异于恶梦。
同时，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制观念淡薄、执法力度不够、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等，也使得盗版猖獗，极大地损害了版权所有者的利益。据三辰卡通集团负责人表示，《蓝猫淘气3000问》曾经创造并至今保持着吉尼斯世界最长动画片纪录，而盗版“蓝猫”产品的数量也可以创造另一项吉尼斯纪录！三辰卡通集团为打造“蓝猫”品牌投入的逾亿元成本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品牌衍生所蕴藏的巨大市场却正在被不法侵权者蚕食鲸吞。
据测算，国内生产一部26集（每集26分钟）的电视动画系列片所需资金为400万—700万元人民币，全国播出收入及音像制品版权收益，总计只能回收约200万元人民币。仅靠国内播出和音像市场，动画公司是根本无法收回巨额投资成本的，这样的市场状况使动画公司的生存都成为问题，因而极大地挫伤了动画公司为国内市场制作动画片的积极性，也极大地阻碍了投资者进入动画产业。在资金投入方面，中央电视台每年投入4000万左右，上海文广集团每年投入3000万左右，湖南三辰影库有限公司和北京电视台以及一些动画片制作公司还有一些投入，但总的来讲全国每年在动画片方面的总投资不超过1.2亿元，而全国每年在动画片方面的总投资需要数十亿元。民间资金基本没有进入动画片领域。国内曾有3家企业投资动画片制作，海尔集团制作《海尔兄弟》（203集）、威力集团制作《太阳之子》（52集）和今日集团制作《反斗奇星》（6集）。结果，3家都没有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总投资6000万元的《海尔兄弟》前106集在全国100多家电视台播出，其中只有6家付了播出费共60万元。如此低的回报率只能让有志于动画片制作的企业和个人望而却步。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强制性规定，每家电视台每天必须播出10分钟以上的动画片，仅按600家城市电视台每天播出10分钟计算，全年需要的动画片播出时间为26.28万分钟。即使按照2005年的产量，国产动画片尚有超过20万分钟的需求缺口。随着北京、上海和湖南三地动画频道的开播，以及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儿童频道的开播，这种国产动画的紧缺状况愈加严重。面对如此巨大的动画市场，国内投资者无动于衷，“有钱的不愿拍，有才的没钱拍”，机会只能拱手让给海外的进口动画片。
由此，中国动画产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进口动画片低价进入中国市场，导致国内电视台低价收购；国产动画片无法收回成本，影响社会资本投入；没有投资，动画片只能低成本制作，因而难出佳片；难出佳片，就没人愿意看；没人愿意看，就更赚不到钱，国产动画片的产量就下降；产量下降，供求关系失衡，供应缺口加大，进一步加大对进口动画片的需求。“怪圈”的每一次循环，都在加剧中国动画产业每一个环节的恶化；周而复始，中国动画产业在艰难中挣扎（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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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进口动画片引起的“经济怪圈”
（三）“经济怪圈”的恶果
“经济怪圈”的恶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进口动画片大肆占领中国市场。从2003年9月9日—15日国家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中心对全国上星频道和北京8套节目共37个频道的动画节目和少儿节目收视分析来看，在30个播出动画片的频道中，进口动画片播出时长约占每天动画片播出总时长的54.8％，有一些电视台超过了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引进动画片不得超过动画片总量40％的规定。在播出的22部动画片中，国产动画片仅有7部，占31.8％；进口动画片有15部，占68.2％，其中日本动画片占到7部 。
其次，中国动画产业整体规模急剧下降。资金周转不畅直接威胁到动画片制作企业的生存，导致企业数量大幅下降，行业生产能力和产量下降。投资无法得到回报，抑制了民间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加入，使行业的发展失去后劲。
再次，外包比例过高。在国内市场上，国产动画片相对于进口动画片的弱势地位，逼迫国内动画企业放弃原创，放弃动画片制作的前期制作和后期制作，为国外动画企业进行中期制作加工，即外包。而且这种外包获利颇丰，为国外动画片中期制作的价格比国内的价格要高2–10倍。在过去近20年中，国内90%以上的动画公司都在从事国外动画片的加工工作。2003年为海外加工的动画已达到3万分钟。国内动画公司日益沦为国外公司的加工车间。外包比例过高，一方面是由动画产业的本身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国内企业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无力盈利状况下的无奈之举。当我国劳动力价格上涨之后，新的竞争者必然加入，极易引起我国动画产业的整体萎缩甚至消亡，重蹈我国台湾地区动画产业的覆辙。
二、进口动画片冲击下的“文化怪圈”

（一）动画片的“文化属性”
动画片作为文化产品的一种，在具有经济属性的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所谓文化属性，就是文化产品的内容蕴涵着制作者的文化价值观。当这种产品被消费者（受众）消费之时，其内容会对消费者（受众）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综合效果。当消费者头脑中的这种影响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与文化产品蕴涵的文化价值观产生共鸣，进而变成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并对与此相悖的文化价值观产生排斥。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进口动画片在被电视台播放的时候，就意味着电视台为观众进行了“议程设定”，规定了观众看些什么、想些什么，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从而引起受众对某些问题的重视程度，对受众产生影响。而受众面对大众传播并不是被动的，实际上受众总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偏爱的和所需要的媒介内容和讯息。因此，受众通过使用媒介以满足其文化需要，又通过收视率等计量指标反映出来，对电视台的播出内容产生影响。这样，电视台与受众之间就建立起一种互动关系。
（二）“文化怪圈”的表象

进口动画片占领中国动画市场，在给中国动画产业造成“经济怪圈”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怪圈”：近20年来，这些外国动画作品改变了中国受众的动画需求倾向性，当外国动画明星形象和剧情编排风格深深地印刻在中国受众的记忆中时，其文化审美观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变化着，最终成为他们观赏动画的参照标准，这些标准又操纵着他们对动画的消费选择，于是形成了今天中国受众的动画消费心理需求“怪圈”（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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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进口动画片引起的“文化怪圈”
（三）“文化怪圈”的恶果
“文化怪圈”的恶果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从近期看，首先，“文化怪圈”对中国的动画片制作产生影响。我国于1999年出品的《宝莲灯》，2001年出品的《我为歌狂》，2003年出品的《隋唐英雄传》，2004年出品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从人物造型到故事情节，都有着明显的日、美动画片的痕迹，过多地模仿外国动画片，从而日益失去自我。这种模仿，既有创作者因受进口动画片的影响所导致的下意识行为，也有为赢得市场的主动调整。
其次，经济损失十分严重。动画衍生产品的80％以上的市场价值流向美、日动画形象，仅《变形金刚》一部片的衍生产品就从中国赚取了50亿元人民币。据2000年京、沪、穗3市的调查显示，当年这三座城市从14岁青少年到30岁青年人的动画消费就达13亿元。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资金流向分配却是：针对日、美的动画消费为80%，针对欧洲和中国的港、台地区为10%，中国内地不足10%。另一项调查来自上海零点市场调查公司，该公司在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1753名10至35岁卡通主体消费群进行了入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10名的动漫作品中，日本占了8部，而另两部是美国迪斯尼的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米老鼠和唐老鸭》。中国动画片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有《大闹天宫》和《黑猫警长》。而这两部动画片，都不是近几年的产品。2003年9月，复旦大学等单位对上海、北京青少年动画调查资料也显示，上海青少年收看的动画片中，86%来自日本，国产动画片的收看比例仅占10%。
从远期看，进口动画片对中国文化的侵害真正做到了“从娃娃抓起”，其危害性之深，隐蔽性之强，还没有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在很多国人的眼中，动画片是孩子们的游戏，对动画片中人物的喜爱与模仿只是孩子们天真童稚的体现，而恰恰忽略了，在进口动画片的泛滥中，儿童潜移默化地以欣赏的眼光接受了进口动画片中所表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对儿童的影响尤为强烈。因为儿童头脑中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形成，甚至是空白，还不具备分辨的能力，也不具备任何抵抗能力。当儿童长期浸在进口动画片的世界中，出口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就会不自觉地在儿童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这种文化侵略的种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也像一颗毒瘤，深深地植入孩子们的心灵之中，迟早会爆发。有人说，一代代的美国人都是看着迪斯尼的动画片长大的，使美国精神得以传承与强化。试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是看着美、日动画片长大的，那么，美、日文化在他们的头脑中将会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将中国文化置于何处，当他们成年之后，这些都会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与此同时，西游记、三国演义、白蛇传、花木兰等中国题材，屡屡被日、美、韩等国的动画片采用，而被误读的现象俯拾皆是，由此引发的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文化的误导甚至歪曲也显而易见。如果说，进口动画片所宣扬的文化价值观是公开向中国文化挑战，那么，以中国题材的名义，贯穿以西方的内涵，对中国文化的侵害就更具隐蔽性。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是在进口动画片和进口动画的衍生产品包围中成长的，“火影忍者”和“网球王子”的动画形象早已超过了孙悟空和哪吒，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淡漠和对出口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欣赏，将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
这样，发达国家的动画片对我国文化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影响的深度不断增加，从少数动画片从业人员，到整个社会特别是儿童，从动画片的制作，到产业的发展，再到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进口方的经济需求就演变成文化需求，出口方的经济供给演变成了文化供给。
三、“经济怪圈”与“文化怪圈”的相互作用                                                   
经济怪圈导致企业规模和行业规模萎缩，产量下降，直接加剧了对进口动画片的需求，使进口动画片有极大机会与我国消费者（观众）见面，客观上有助于出口国文化价值观在我国的传播。当这种传播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我国观众对进口动画片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出口国的文化价值观产生认同和共鸣，从而引导对更多进口动画片的消费，对出口国文化价值观在我国的确立与巩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在中国文化的演变图景中形成了“马太效应”，进口文化越来越强大，而中国原有文化传统越来越受到侵蚀。可以看出，经济怪圈对中国动画产业的冲击立竿见影，而文化怪圈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在温柔中暗藏杀机，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发作。经济怪圈是文化怪圈的前提和基础，文化怪圈是经济怪圈的结果和高级阶段，反过来又促进经济怪圈的进一步强化。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循环升降、并举发展。
通观全篇，中国内地动画产业遭受到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动画片的冲击，日复一日地在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怪圈中艰难生存。如果说，经济怪圈将给中国动画产业带来灭顶之灾，那么，文化怪圈将给中国带来长远意义上的文化断裂，其造成的文化和经济损失无法估量。中国动画产业在这样的外部压缩和内部制约的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时间按部就班地遵循以往发达国家的发展次序，而只能采取“超越进化”的发展模式振兴中国的动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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